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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基于听觉的形象色彩词语包括象声词语、感叹词语和叠音词语，是小
说文本中负载形象色彩的主要词语形式。本文以鲁迅小说文本为例，解读了这类
词语在小说语言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尝试从一条新的路径走进作家创作
的文本世界。 

关键词：听觉形象；象声词语；感叹词语；叠音词语 

 

    汉语词语的形象色彩义以听觉形象、视觉形象、动觉形象、肤觉形象、味觉
形象、嗅觉形象等为表达对象，其中基于听觉的象声词语、感叹词语和叠音词
语，着眼于事物音响的描绘与摹写，是小说文本中负载形象色彩的主要词语形
式。在鲁迅小说中，基于听觉的形象色彩词语不仅是创作者构筑一个绘声绘色、
具体可感的艺术世界的基本材料，同时也是引发审美者无限联想，并进入这个艺
术世界的醒目路标。 

 

一一一一        象象象象声声声声词语词语词语词语 

 

       象声词语是指用语音来摹拟自然音响或描写事物情态的词语。它以语音
因素为手段，通过诉诸感官的声音途径，由外而内地引发审美主体对发出该声音
的事物形象的丰富联想，从而创造一个充满音像感的艺术世界。 

鲁迅的小说文本充满了声响，诸如“咿咿呜呜”的念书声（《端午节》），“叽
叽咕咕”的说外语声（《肥皂》），“冬冬皇皇”的敲打声，“咿咿呀呀”的唱
戏声（《社戏》），“橐橐”的皮鞋声（《伤逝》），“潺潺”的水声（《故
乡》），“沙沙”的落雪声（《在酒楼上》），“吱吱”的烟油声（《离
婚》），“剥剥”的敲门声（《幸福的家庭》），“嘘嘘”的吹茶声（《长明
灯》），“吃吃”“嘻嘻”的窃笑声（《高老夫子》），以及“毕毕剥剥”的鞭
炮声（《祝福》）与“呜呜”的风声（《故乡》）、哭声（《孤独者》）。在这
此起彼伏的音响声中，不甘寂寞的动物们也活跃其中：“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
声”（《兔和猫》），“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在酒楼上》），“嘶嘶”的蛇
鸣，“咻咻”的小鸭，“鸭鸭”的大鸭（《鸭的喜剧》），“唧唧足足”的母鸡
和小鸡（《肥皂》），以及小狗阿随那“咻咻的鼻息”（《伤逝》）。此外，
“～的一声”也是鲁迅喜欢使用的表达方式。如《阿Q正传》里阿Q咬虱子时“劈
的一声”，遭假洋鬼子打时“拍的一声”，被秀才打时“蓬的一声”，临刑前
“耳朵里嗡的一声”。再如《药》的结尾处乌鸦那令人悚然的“哑——的一声大
叫”，七大人打喷嚏时“呃秋的一声响”，以及空碗落地时“扑的一声”（《风
波》），茶碗盖子翻转时“噫的一声”（《长明灯》），白兔跳起时“砉的一
声”（《兔和猫》），无不给人以如闻其声的感觉。鲁迅小说文本所展示的环境
每每给人以窒息的感受，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音像感很强的象声词语的使
用。在沉闷与压抑之中对声响的描摹更能产生震撼力，从而获得突出的审美效
果。 

象声词语在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用法极具特色。第一，鲁迅善于在同篇中反复使用
同一个象声词语，将需要强化的内容表现得引人注目。如《阿Q正传》中的
“嚓”，它伴随着阿Q从中兴到末路，直到大团圆结局，反复多次地在文本中出
现。第一次是在神气活现地向众人描述城里杀革命党的情形时，“忽然扬起右
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入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充满了被
得到新敬畏后的得意之情；最后一次是在去刑场的路上，对革命心向往之的阿Q
竟被做革命党不上二十天的把总作为“惩一儆百”的靶子送上了断头台，而糊里



糊涂的阿Q最后才省悟，“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
“嚓”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象声词语，并无特殊之处，但当它与特定的人物联在
一起，当创作主体予以它特别的使用时，“嚓”的形象意味便自然产生了。连续
不断的“嚓、嚓”之声似不绝于耳的警铃，伴随着阿Q可悲可叹的人生之途，也
由弱而强地引起人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深刻思考。 

第二，用同一个象声词语表示不同情境下的感受。《弟兄》中的张沛君平日里被
同事们视为“兄弟怡怡”的楷模，然而，当怀疑其弟可能患了猩红热，自己将面
临养活弟弟一家的尴尬境况时，他内心深处的自私自利之念便无法遏制地浮现出
来。与他内心的焦虑相映衬，“札札地作响”的闹钟更令他烦躁不安；然而，当
其弟的危险不再存在后，同一个闹钟，却是“愉快而平匀地札札地作响”；他入
睡了，可日里所思的昧了良心的种种，竟幻为噩梦再现，“他忽而清醒了，……
桌上的闹钟似乎更用了大声札札地作响”。由不安而愉快而刺耳，“札札地作
响”的闹钟声因人物心理感受的不同而生成了不同的听觉效果，也传递了人物在
不同情境下的独特感受。 

       第三，当同一个象声词语来自不同的声源时，表现的含义也每每有别。
如“哈哈”的使用：《高老夫子》中连夜赶来“讲正经事”的何道统，因四铭关
于街头孝女的故事而挑逗起心中的淫荡之火，抑制不住地大笑不止，“哈哈哈！
两块肥皂！”“你买，哈哈，哈哈！”“咯支咯支，哈哈！”，一副令人作呕的
流氓相跃然纸上；《伤逝》里涓生不得已访问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时，那个“以
正经出名的拔贡”在表示自己提供的子君已死的信息确凿无误时用了“哈哈。自
然真的”，于不经意中显露出的是轻蔑与冷漠；而张沛君因弟兄靖甫排除了患猩
红热的可能而愉悦非常时自语，“竟没有出过疹子。哈哈哈！”，尽管在这发自
内心的哈哈声中人们还可以分辨出隐含着的庆幸与解脱。 

       第四，让人和动物共用同一个象声词语，谐谑中蕴涵着对丑恶现象的鞭
挞。《明天》中的酒色之徒红鼻子老拱一类，整天泡在咸亨酒店买醉、唱黄色小
曲。老拱们唱小曲的声音，鲁迅都是用“呜呜”来形容的。“老拱挨了打，仿佛
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呜呜的唱起小曲来。”“夏天夜短，老拱们呜呜的唱
完了不多时，东方已经发白。”“只有阿五还靠着咸亨的柜台喝酒，老拱也呜呜
的唱。”而意味深长的是文本的结尾：“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
叫。”猪一般无赖的“呜呜”声与狗相仿并呼应，堪称鲁迅的一大妙笔。 

       第五，让象声词语与所修饰的中心词之间形成一种超常搭配，在看似怪
异的组合中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狂人日记》写一伙欲吃人者，若能“逼我自
戕……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
的笑声”，这里的“呜呜咽咽”令人瞩目，因为“呜呜咽咽”所修饰的是令人愉
悦的“笑声”，而且是在“欢天喜地”的状态下发出的。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超
常搭配的手法，实际是通过改变词语运用的思维定势，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艺术
效果，从而入木三分地揭露吃人者的虚伪与丑恶，并引起善良人们的高度警惕。 

        
二 二 二 二     感感感感叹词语叹词语叹词语叹词语 

 

       感叹词语表示感叹或呼唤应答的声响。与摹拟事物声音的象声词语不
同，感叹词语是通过摹拟发出声音的具体人的语气口吻，从而再现人物的神情声
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感叹词较多出现的有“唉、阿、哼、呸、咳、吓、嚯、
呵、哦、哈、喂、唔”等，在使用上也颇有自己的特色。 

       感叹词连用，是鲁迅最常使用的创作手法之一。可以是相同的感叹词叠
现，也可以是不同的感叹词同时出现。 

       （1）唉唉，见面不见面呢？（《祝福》） 

    （2）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咳，呸！”（《阿Q正传》） 

“唉唉”连用，在鲁迅小说文本中时常出现。（1）是“我”在被祥林嫂关于
“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等一连串追问下感到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犹豫、尴尬。作为一个受到民主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的
“我”，同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生怕回答不好会“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感
叹词“唉唉”的连用，显现了他的踌躇、惶急，以及内心的苦闷与沉思。其他如
表现祥林嫂伤感的“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唉唉，



我真傻”；以及 “唉唉，我的思路怎么会这样乱，”“‘唉唉’，他吃惊的叹
息” （《幸福的家庭》）；“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伤
逝》），“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肥皂》），“唉唉，恭喜！爱姑也在这
里……”（《离婚》），都起到了强化语气的作用。（2）是阿Q在被他历来看不
起的王胡拉到墙上去碰头，接着又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拍打，觉得全身晦气时，
迎面碰到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于是，阿Q身上的劣根性显露了：自己受了屈辱
后又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作者先让他使用了一个开口度较大的“咳”，以
震耳的声音引起四方看客的关注，再跟上一个足以显示其高高在上的“呸”，伴
之以飞舞的唾液，栩栩如生地绘出了可怜、可笑、可厌的阿Q相。 

       感叹词叠现，在鲁迅小说文本中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用法。这类感叹词反
复以同结构的句子或词语形式出现，从而强化在典型情境下产生的典型人物的特
殊心理。如《肥皂》中的四铭，买了肥皂后只敢以“唔唔”回答夫人的话：
“‘上了街？’‘唔唔’”“‘这实在是好肥皂。’‘唔唔’”，表现了一个心
怀鬼胎者极力掩饰内心慌张的拙劣之态。再如表面学贯中西，内里不学无术的高
老夫子第一次去女校上课，尽管他应聘的深层目的是来看看女学生，可真要走上
讲坛，他内心的慌乱还是难以避免的。这时，一面是主人不迭声的介绍，一面却
是应对者连续不断地“哦哦”之声。当“哦哦”以超常的方式表现，并连续不断
地作为独立的句子使用时，感叹词发出者的心慌意乱、急不择词之态就异常鲜明
地表现出来了。     
感叹词语在汉语的词类系统中属于特殊的一类。无论在语音形式或语音所联系的
表义内容方面，都较其它词类有更多的灵活性。鲁迅正是利用了感叹词语所具有
的灵活性特征，不拘一格地予以创造性使用，从而增添了小说文本的形象色彩。
以“喂”的使用为例。 

       （3）“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药》） 

    （4）“喂喂，老杆，你不要闹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了。”（《高老夫子》） 

    （5）他们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太太并无学名或雅号，所以也就没有什么
称呼了，照老例虽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愿意太守旧，于是就发明了一
个“喂”字。（《端午节》） 

用来表示招呼的声音是“喂”的基本用途。（3）是粗鲁、凶残的刽子手康大叔
对善良胆小的华老栓吼出来的招呼之语。“喂”后紧跟的叹号，加重了吼的力
度，活现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狰狞嘴脸。（4）的“喂喂” 是老杆——
高老夫子的狐朋狗友黄三在得知高老夫子将去女学校教书时，为表现彼此间关系
的亲密而使用的叹词。当“喂喂”重叠出现时，单音节所能产生的较为洪亮的音
响明显减弱，一对流氓伙伴间沆瀣一气的亲密感便自然而然地为读者所感知。
（5）是鲁迅对感叹词的创造性运用。用感叹词“喂”来替代“太太”一类名
词，看似荒谬，不合情理，实际正吻合了方玄绰“差不多”的口头禅。一切都是
得过且过，“差不多”就好，大到对社会现实的回避，小到对夫人的称谓。
“喂”在方家的通行、运用，体现了方玄绰的性格特征，是作者在看似不经意处
给主人公个性添上的不可或缺的一笔。 

 

三 三 三 三     叠叠叠叠音音音音词语词语词语词语  
 

       叠音词语指构词上具有叠音形式的词语类聚，是汉语所独具的构词形
态。叠音形式借声音的繁复重叠使具体性状得以强化，从而使形象感得以鲜明突
出。鲁迅小说文本中的叠音词语主要有AA 式、ABB式和 AABB式。 

                1111、、、、AAAAAAAA式式式式 

    用AA式叠音词语描写人物动作和心理，刻画人物性格，在鲁迅小说文本中出
现频率极高，是鲁迅小说文本的一大特色。在鲁迅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创作主体
通过一个个形象意味极浓的叠音词语，为我们展示了神采各异的人物形象系列：
将虱子“恨恨”地塞在嘴里，又因不及王胡咬得响而赖疮疤“块块”通红的阿
Q；在讲台上“慢慢”地翻开书本，“慢慢”地讲下去，不得已时抬眼“看看”
屋顶的高尔础（《高老夫子》）；失去工作后阴影似的“悄悄”回到居所的魏连
殳与泉流似的“滔滔”说话的大良祖母（《孤独者》）；“怔怔”地立在街头的
祥林嫂与“匆匆”逃离的“我”（《祝福》）；以及那“胖胖”的七大人（《离



婚》），“瘦瘦”的阿顺（《在酒楼上》），“忿忿”抗争的爱姑（《离
婚》），“恨恨”数落儿子的秦益堂（《弟兄》），“默默”吸烟的闰土（《故
乡》），恼羞成怒时“愤愤”大叫的四铭（《肥皂》）…… 

AA式叠音形式在鲁迅小说文本中的使用特色有四： 

第一，用同一叠音形式反复来表现同一人物的心理、神情举止和性格特征。《孤
独者》中的魏连殳常常呈现给人们的便是那“默默”的神情：对寒石山社会在他
祖母的丧仪上所搞的一套虚伪的陈规陋俗，他虽然厌恶之至，“却只是默默地，
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友人来访，“但套话一说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相
对”；“我”冒渎了魏连殳“孩子总是好的”的“奇警”之论，魏连殳尽管气
忿，也只是“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听到“我”“近来客人不多了么”的提
问，“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忆起祖母大殓时的情景，他没说两句话，
又是“想着，默默地喝酒”。“默默”的神情显露出的正是魏连殳那几近消逝了
生命之火的精神世界。他曾经崇仰和主张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由于辛亥革命
的失败，他很快消沉、颓废，将自己拘囿在空虚的个人主义的狭窄天地，成了绝
望的战败者和真正寂寞的孤独者。令人感到窒息的“默默”并非无声无息，它传
递出的是审美客体难以言表的万语千言，也是创作者塑造形象时不可或缺的传神
之笔。 

    第二，用相同的叠音词语刻画不同人物的神态举止，异中求同，显现某类人
物所独有的共性特征。《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和《在酒楼上》的堂倌共有一副
“懒懒”的腔调；自以为是的封建卫道者七大人（《离婚》）、郭老娃（《长明
灯》）说话时总喜欢“慢慢”开口；而受过新思想影响的“疯子”（《长明
灯》）、魏连殳（《孤独者》）、子君（《伤逝》）等的双眸中偶然迸射出的那
“闪闪”的光，都似一幅幅题旨相通的系列写生画，展现出鲁迅小说人物画廊的
独有风采。 

       第三，将不同的叠音形式，精心地经营于同篇之中，使人物形象更为鲜
明突出。四婶、卫老婆子、祥林嫂是《祝福》中属于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作者
在描写她们的说话神态时，选用了三个不同的叠音词语：愤愤、絮絮、切切。高
高在上的四婶埋怨卫老婆子荐人不当时是“愤愤的说”；卫老婆子再次举荐祥林
嫂时是“絮絮的对四婶说”；而祥林嫂沦为乞丐后渴望从“我”口中证实她对神
权的大胆怀疑时则是“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愤愤、絮絮、切切”同为形象
感极强的叠音词语，她们在同篇中分别用于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展示各异的神
态举止，给人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 。 

    第四，AA式叠音形式也常被作者用来烘托环境气氛，表现人物性格。如《明
天》中守寡的单四嫂子失去唯一的希望宝儿后那“静静的在地上立着的纺车”，
祥林嫂尚存生命之火时那“点点”下来的微雪，死后出现 的“团团”飞舞的雪
花（《祝福》）；魏连殳失业后曾经热闹非凡的圆桌上蒙着的一层“薄薄”的灰
尘，卖书后“空空”的书架，“微微”发抖的灯火，（《孤独者》）；陈士成落
榜后那“拂拂”的凉风，“缓缓”出现的月亮，“软软”相劝的月光，“远远”
的就在前面的白光（《白光》）；以及夏瑜坟前“支支”直立的枯草，坟上那
“圆圆”的排成一个圈的花环（《药》），无不联系着性格表现的需要，为体现
人物性格而描景绘物，构筑特定的环境、氛围。 

    2222、、、、ABBABBABBABB式式式式 

    ABB式构词形式中的BB成份一般是对A成份的形状加以描写和强化，因此ABB
式叠音词语能给人以鲜明的形象生动感。 

鲁迅小说文本中的叠音词语常被作者用于描写人物，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气
愤愤”较“生气”或“气愤”有着更强的主观色彩表述，也更毕肖于人物的神
情，于是，文本中出现了“气愤愤的直走进来”的陈老五（《狂人日记》），
“气愤愤的跑上前”拉开哭棺不止的单四婶子的王九妈（《明天》），因小D谋
了自己饭碗而“气愤愤的走着”的阿Q。其他如在警察催促下“懒洋洋”地踱出
家门挂旗的国民（《头发的故事》），中兴后“懒洋洋”地走出赵府的阿Q，来
鲁四老爷府上拜年的“醉醺醺”的卫老婆子（《祝福》），“恶狠狠”地似乎就
要扑过来的阿顺弟弟（《在酒楼上》），“慢腾腾”向众人问话的伪善者四爷
（《长明灯》），“交运”之后被大良祖母认定为“气昂昂”的魏连殳（《孤独
者》），显不出喜怒的四铭太太“死板板”的脸，流着油汗的学程那“亮晶晶”



的胖脸（《肥皂》），满头“光油油”的秃头看客（《示众》），“油光光”发
亮的七大人的脑壳和脸（《离婚》），以及花白胡子“乱蓬蓬”的孔乙己（《孔
乙己》），须发“乱蓬蓬”的吕纬甫（《在酒楼上》），无不因这些叠音词语的
使用而使人物生动起来，同时也增加了形象的厚度和立体感，给人以如见其面的
真实感受。 

    此外，采用ABB式词语两相对照，或字面与字里相互对照的方法来突出理想
与现实间的差异，是鲁迅小说文本中经常运用的创作手法。如“笑迷迷”和“阴
凄凄”都可以用来形容人的眼睛，作者在《幸福的家庭》中反复、交叉地使用这
两个词语来描写主人公——一个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费尽心机按绅士淑女
的口味来构思一个“幸福的家庭”的贫困的青年作者——理想中的家庭主妇、现
实中的家庭主妇，以及也将长成为家庭主妇的小女儿：主人公正在构想“笑迷迷
的”理想主妇，自己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出现了；酷似“五年前的她的母
亲”的三岁的女儿此刻也还是“笑迷迷的”，但“恐怕将来也就是……两只眼睛
阴凄凄的”。现实、理想、未来，在青年主人公的内心翻腾，“笑迷迷的”理想
与“阴凄凄的”现实，看似不和谐地融为一体，巨大的反差映衬出人物无奈与痛
苦的心理状态。 

有时，作者使用一种并非反语的ABB式词语，却每每让人感到无法从正面理解，
必反其义解读后而方得其意。 

    （6）车上的坐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
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示众》） 

    （7）孩子们跑出庙外也就立定，牵着手，慢慢地向自己的家走去，都笑吟
吟的，合唱着随口编排的歌。（《长明灯》） 

    “笑嘻嘻”、“笑吟吟”呈现的都是一副愉悦高兴的样子。它们在上列各句
中用于写实性的白描，是现实情景中人物的真实表现。可就是这真实，就是这不
加造作的属于审美客体的愉悦，让审美主体读出了内中的悲哀。（5）的场景出
现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的街头，描写的是一群无聊的旁观的看客。谁也不知道
被示众者犯了什么事，只为了看个热闹。这种盲目的围观，直到又一件值得围观
的事发生：一个人力车夫跌倒了。又很快围起了五六个人，“笑嘻嘻”的，充满
了快意，这是何等麻木、冷漠的一群呵！“笑嘻嘻”的使用，平常而撼人心魄。
如果说看客们的无聊与冷漠还只是令人忧闷，（7）中孩子们的“笑吟吟”就着
实令人难以平静待之了。《狂人日记》中鲁迅还以其进化论的观点，借狂人之口
呼吁“救救孩子”，把孩子视为民族的希望。可吉光屯里在长明灯下长大的孩子
们，竟也跟着大人们戏弄、敌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疯子，在其中一个以苇子当
枪，“吧！”地一声要枪毙疯子后，都“笑吟吟的”，充满了喜悦之情。这是一
幅多么可怕的图像呀！“笑吟吟”所展示出的璀灿，正是我们民族的危难所在。
此外，当老栓提了茶壶，“笑嘻嘻”地听着刽子手康大叔的血腥之论，华大妈也
黑着眼眶，“笑嘻嘻”地送出加上了一个橄榄的茶碗来对人血馒头的提供者表示
感谢时，人们在“笑嘻嘻”中读出的只能是两张笑不如哭的已然变形的脸；其
他，那“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的佃户（《狂人日纪》），七斤剪辫子风波
平息后重又对他“笑嘻嘻”的招呼的村人（《风波》），都让人在似乎自然而然
的笑中读出了深埋在字里的悲哀。 

    叠音词语在鲁迅小说文本中是一个规模颇大的色彩义类聚，除上面分析的AA
式、ABB式外，经常出现的还有AABB式、ABAB式、ABAC式等。 

    AABB式一般为双音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形容词重叠后较之未加变化的基本
式，语义色彩上都或强或弱地有了变化。一般讲，当AABB式在句中用为定语、谓
语时，形象描写的作用明显加强；用为状语、补语时，则在形象描绘的同时，表
示程度的加深。鲁迅小说文本中的AABB式词语大多用为描绘意味极强的状语，有
时也用为定语、谓语，它们常被用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在变化的
词形中蕴涵着形象的评判与揭露。如高老夫子对其流氓伙伴黄三“正正经经地回
答”时所表现出的虚伪，讲课时首先注意到女学生“蓬蓬松松的头发”时所暴露
出的无耻，以及《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挂在口边的“敷敷衍衍”、“模模胡
胡”、“随随便便”所展现出的主人公因岁月流逝而磨平性情棱角的庸碌等等。
其他，ABAB式：如自诩年轻时一双手“粉嫩粉嫩”的灰五婶（《长明灯》），肩
膀“一扇一扇”地去女学校上课的高老夫子，“一抖一抖”地画圆圈的阿Q，



“一锄一锄”往下掘宝的陈士成（《白光》）；ABAC式：“团头团脑”的慰老
爷、七大人（《离婚》），“探头探脑”地挨进来的赵贵翁一伙（《狂人日
记》），对小尼姑“动手动脚”的阿Q，“瘟头瘟脑”了许多日的王胡（《阿Q正
传》），在七大人面前“必恭必敬”的尖下巴少爷（《离婚》），等等，无不具
有形象描绘的作用。 

                形象色彩词语是小说文本呈现的言语世界中最基本的要素。它既参与构筑
作为审美客体的和谐一体的文本世界，又具体而微地显露出作家创作的心路历
程。因此，对小说文本中形象色彩词语的解读，是读者进入创作者审美世界的津
梁。基于听觉的形象色彩词语在鲁迅小说语言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些词语
使得鲁迅小说不仅生动地再现了现实生活的情境，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美学
内蕴，是现代小说语言创造性运用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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